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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襄平古城
本报记者 王晓领 文并摄

从地图到地下

摊开今天的辽阳市城区地图，将目光投
向白塔区——北顺城街以南、西顺城路以东、
南顺城街以北、东顺城路以西的合围区域。
这里，就是辽阳老城区的核心。

放眼望去，居民小区错落分布，灰墙黛
瓦间点缀着现代楼宇，机关单位有序坐落其
间。商业街车水马龙，便民菜市场人声鼎
沸。每天，成千上万的人在此穿行：提着菜
篮的老人、穿梭街巷的孩童、步履匆匆的上
班族……没有人会想到，2000多年前，这里
可能就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襄平古城。

“2000多年前，这里是雄踞辽东的重镇，
是连通中原、辐射边疆的交通枢纽与文明高
地，更是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的战略支点。”辽
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原主任刘南方，深耕
辽东文史研究数十年，他感慨道：“这片土地
下，埋藏着东北文明的初心。每一寸泥土，
都浸润着2000多年前的繁华与沧桑。”

那么，这座古城是如何诞生的？史料记
载，公元前三世纪初，燕昭王即位。面对国力
孱弱、四面受敌的困境，他厉行变法，励精图
治，国势渐强。彼时中原诸侯混战，战火正
炽，燕国无力与秦、齐等大国逐鹿中原，转而
采取“南守国门、北拓疆土”的战略—— 一面
在南部边境修筑防线，抵御中原诸侯北上；一
面将发展重心转向北方与东方，着力开拓辽
东。燕昭王将大将秦开送往东胡为人质。秦
开在东胡期间，暗中观察其军事部署与作战
特点，对虚实了如指掌。待燕国力强盛，秦开
被召回，率士气旺盛的燕军一举击溃为患北
疆多年的东胡，迫其向北败退千余里。

刘南方告诉记者，为巩固疆土、加强北方
边疆管理，燕国自西向东依次建立上谷、渔阳、
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构建起完善的行政与
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辽东郡距燕都蓟城（今
北京）最远，地理位置却最为重要——是东北
纳入中原王朝有效统辖的关键。而襄平，作
为辽东郡的郡治（相当于今天的省会），是整
个辽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也

是当时东北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自战国肇建，襄平城历经秦统六国、两

汉承袭旧制，再到魏晋延续建制，700多年间
始终稳居东北核心地位，未曾动摇。鼎盛时
期，城内人口稠密、商贸发达，官署林立、市
井喧嚣、车水马龙。中原的礼乐文明、农耕
技术、手工业工艺在此广泛传播，与东北少
数民族的渔猎文化、游牧文化交融共生，孕
育出独具特色的辽东地域文明，为后世东北
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辉煌的历史并未留下清晰的地面
印记。“目前文史考古界的共识，只能锁定襄
平古城的大致范围——就在辽阳老城区。”辽
阳博物馆研究馆员董平告诉记者。这一推断
并非主观臆测，而是基于古代城市营建规律
与墓葬分布特征。古时，城市营建素有“城内
居官民、城外设墓茔”的规制，城池核心区域
绝不会大规模修建墓葬。

考古勘探发现，辽阳城北的望水台、城
东的太子河沿岸，分布着密集的汉魏时期墓
葬群。其中有些墓葬规格高、延续时间长，
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壁画、陶器、铜器等文物，
确认为典型的城外丧葬区。由此可将这片
区域排除在古城范围之外。董平分析：“以
此反向推演，墓葬稀少、文化地层堆积深厚、
夯土遗迹线索频发的老城区西北，便成为襄
平古城最可能的落脚之地。”只是这片区域
范围广大，没有任何一座建筑、一条街道能
精准对应古城的城门或城垣拐点。

距辽阳博物馆不到2公里处，有一座平
胡楼。登楼远眺，董平依次指向东北、东南、
南、西南方向说，战国至秦汉的襄平城，大致
就在如今的这个范围。记者脚下的土地，或
许就是当年襄平城的北城墙内侧；身边的马
路，或许曾是汉代车辙碾压的街道；旁边的小
区楼下，或许就是当年的官署或市集。没有
碑刻，没有标识，只有想象与地下地层相遇，
封存着千年之前的兴衰起落、繁华与沧桑。

一枚古币的实证

仅靠街头走访和地图推演还远远不

够。馆藏文物，才是印证古城存在最坚实的
实物佐证。

走进位于辽阳市白塔区的辽阳博物馆——
这座外观朴素、氛围静谧的场馆里，珍藏
着大量与襄平古城息息相关的珍贵遗存。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形制小巧的青铜
布币。

这枚布币高约4厘米、宽2.5厘米，重仅
5克左右。整体形似农耕用的铲子，币身轻
薄，纹路古朴，正面赫然浮现两个篆字——

“襄平”。
它，就是在考古界与文史界大名鼎鼎的战

国襄平布，是解锁襄平古城密码的关键钥匙。
“襄平布，是战国晚期燕国专门在襄平城

铸行的流通货币，也是目前唯一能够直接实
证襄平城真实存在的重要文物。”辽阳博物馆
研究馆员马鑫告诉记者。在古代，货币的铸
行权是国家与区域核心城邑的重要象征。拥
有独立铸币权的城邑，必然是区域政治核心、
经济枢纽与商贸中心。襄平布的出土，不仅
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襄平城的真实存在，更印
证了其作为辽东郡首府的核心地位，以及当
时辽东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

那么，襄平布为何能在辽东地区广泛流
通？刘南方分析，这与燕国开发辽东的历史
背景密不可分。

首先，燕国修筑燕北长城、驻军戍边，需
要大量粮食、衣物、兵器等物资。庞大的需求
为长城沿线商品供给和货币流通提供了广阔
空间，襄平布作为核心流通货币，成为连接物
资供应与军队需求的重要媒介。其次，大批
中原移民迁入辽东，带来了成熟的农耕技术
和手工业工艺。他们在各地开垦耕种、建立
聚落，将生产的粮食、陶器、铁器等卖出换成
货币，再用货币买回生产和生活用品——襄
平布因此成为民间商品交换的重要载体。此
外，辽东丰富的土特产与中原内地的优势产
品形成互补：辽东的鱼盐、枣栗、皮毛等“山
货”“海货”在中原大受欢迎；中原的农产品、
陶器、玉器、铜器等手工业制品，也是辽东居
民的必需品。跨区域商贸往来频繁，襄平布
则推动了南北贸易的繁荣，成为中原与辽东
经济交流的“桥梁”。

考古发现显示，襄平布不仅在辽阳本地
大量出土，在辽宁中部、辽东多地乃至内蒙
古、河北、山西及朝鲜半岛北部均有发现。
这种以辽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的分布
格局，足以印证襄平城联通四方、商贸通达
的繁华盛况，也展现了其作为东北核心城邑
的强大辐射力与影响力。

不过，襄平布本身也藏着未解之谜。刘
南方告诉记者，布币上的“襄”字，原文其实
是“系”字偏旁，准确释读应为“纕坪”。但到
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却写成了“襄
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纕”和“襄”
有不同的解释：“纕，援臂也”（捋起袖子露出
手臂）；“襄，解衣而耕谓之襄”（解脱衣服耕
种田地）。而“坪”字解释为“地平也”，“平”
字则为“语平舒也”。可见，“坪”与土地有
关，语义较窄；“平”的引申义则十分宽泛。

如果写作“襄平”，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些远
征而来的燕国将士看好了这片广袤的辽河
大平原，于是脱下战袍、拿起犁锄，在这块平
坦肥沃的土地上翻开了农业文明的历史篇
章。但若是“纕坪”，我们又该作何解释？司
马迁为何将“纕坪”写作“襄平”？此外，襄平
布的铸造地点在襄平城的哪个位置？铸造
原料来自何处？制作工艺有何特点？当时
燕国如何管理货币的铸行、调控流通量？这
些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正等待着
考古工作者去不断探寻。

沉睡与期待

尽管文物足以证实襄平古城的真实存
在，也能勾勒出它的历史地位与社会风貌，
却依旧无法精准圈定城墙的四至范围、城门
的具体位置以及官署的布局。原因何在？

董平解释说，襄平城应该是一座夯土筑
就的古城。经历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水土
流失，再加上后世农耕开垦与城市迭代建
设，原本高大厚重的夯土城墙早已被岁月抹
平，深埋于地下。

更现实的考古困境在于，我国文物考古
工作始终遵循“不主动发掘、抢救性保护”的
原则，无法为探寻古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主
动勘探。如今，襄平古城锁定的区域已是辽
阳成熟的城市建成区——小区、学校、机关、
商铺密集分布，人口高度聚集。只有当这里
进行楼盘开发、道路修缮或管网铺设等基建
工程时，文物部门才能同步进场，开展考古
勘探与抢救性发掘。马鑫表示，没有工程动
土，就难有新的考古线索浮出水面。

正因如此，神秘的襄平城至今仍静默沉
睡在辽阳地下，被千年时光层层叠压，被现
代城市生活悄然覆盖。它从未真正消失，只
是隐匿在每一次基建开挖的土层深处，等待
着偶然的发现，来揭开尘封已久的故事。

如今，昔日的夯土城墙，化作了纵横交
错的柏油马路；当年的郡治官署，变成了错
落林立的居民小区；千年之前的市井集市，
延续为如今烟火气十足的便民菜场。今天
的辽阳城，以“襄平”命名的社区、街道依然
存在，成为襄平文明最绵长的延续。

“未来，如果这片区域有城市更新或楼
盘开发等基建项目，只要进场开挖，就很有
可能发掘出残存的夯土城墙基址、古城城门
遗迹或官署建筑根基——那将成为考古学
界的一件大事。”董平满怀期待地说。

对襄平古城的探寻，从未停止。我们相
信，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迭代，随着更多考
古线索浮出水面，这座隐匿千年的古城终将
褪去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现它2300多年前
的辉煌与璀璨，让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东北文
明开篇史，被更多人看见、读懂、铭记。

一枚小铜币，竟是一座千年古
城的“身份证”？

没错，就是它——战国襄平布。
别看它小，来头巨大。
这是2000多年前，燕国专门在

襄平城铸造的货币。
更重要的是，它是目前唯一能

直接证明襄平城真实存在的文物。
为什么一枚钱币这么厉害？
因为，古代能自己铸钱的城市，

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必须是区域政治中心、经济枢

纽、商贸集散地。
襄平布的出

土，不光证明了
襄 平 城 确 实 存
在，还证实了它
作为辽东郡首府
的C位地位。

唯一实证
本报记者 韩卓航 文并摄

观察

国宝AI了

夕阳西下，余晖洒满辽阳老城。街边菜市场临近收市，商贩们忙着整理剩余的果蔬；树荫下的长椅上，几位白发老人围坐闲谈；巷子
里，孩童追逐嬉戏，笑声清脆。这幅再寻常不过的城市街景，与2000多年前襄平城的车马喧嚣、市井繁华，在同一片土地上悄然重叠。

问题是——那座被称为“东北第一城”的襄平古城，到底在哪？
没有城垣遗迹，没有地标标识。千百年来，这座夯土铸就的古城隐匿于辽阳老城之下，精准位置始终是一个谜。带着这个疑问，记者

走进辽阳的街角巷陌，探访博物馆，对话文史专家，一步步追寻它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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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襄平大地上一枚穿越2000多年
的货币，襄平布承载着辽阳最早的城市记
忆。如今，这枚小小的古币不再是尘封于展
柜的历史标本，而是化身为建筑地标、文创
潮品、艺术雕刻，悄然散落于城市各处。古
城的厚重底蕴，也因此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在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风貌中，襄平
布已成为最直观的文化标识。平胡楼的大
门设计，便直接借鉴了襄平布独特的形制
轮廓——古钱币的线条美感与建筑的古典
风韵浑然一体，让这座地标建筑自带历史
的气场。

不止于静态景观。辽阳文旅以襄平布
为核心素材，创新打造出专属城市文创IP
形象——“襄襄”。古币的历史底蕴，被注
入一个可爱鲜活的卡通角色，厚重的文化
变得轻盈而亲民。如今，“襄襄”已成为辽
阳文旅名副其实的代言人，襄平布文化以
更年轻、更潮流的姿态走进了大众视野。

文化创新，也让襄平布越来越接地
气。本地匠人李永成深耕这一古老IP，联
合文圣文旅推出玉石质地“襄平布五福合
一”挂件，以鞍山岫玉与辽阳首山石为原
料，经创新设计，既保留了古币的历史形
态，又融入了现代审美与实用功能，成为一
件真正“活”在当下的文化载体。李永成还
跳出文物复刻的套路，结合现代审美与日
常需求，开发出襄平布造型的吊坠与耳环，
深受人们喜爱。

襄平布的文化生命力，也在民间创作中
默默延续。辽阳市白塔区永乐小学教师于
波，以石材为原料，手工打磨、雕琢襄平布的
形态。一块块普通的石头，经他精细打磨，
复刻出襄平布经典的束腰、长足轮廓——用
质朴的石刻艺术还原古币风貌，以小众的
创作方式传承着本土的历史符号。

从战国时期市井流通的钱币，到如今
遍布全城的文化印记，襄平布的蝶变，正是
辽阳活化本土历史文脉的生动写照。

古币新生
本报记者 王晓领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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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平站在平胡楼上，手指襄平古城方向。

平胡楼。

辽阳襄平大街路牌。

战
国
襄
平
布

明《全辽志》辽阳镇城图（襄平城位于明代辽阳城区域内）。


